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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对戏曲情节的选择与运用

朱怡淼 *

［摘    要］  影像时代，传统戏曲与中国电影的结合往往是戏曲元素与电影的结合，其中戏曲情节

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戏曲情节在电影中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参与叙事与塑造人物，而电影从叙事角度对

戏曲情节的选择与运用，则彰显了电影创作者出于戏剧化效果的营造和悲剧意识挪借的需求而对戏曲

情节有选择的吸收，以及作为情绪表达、地域或时代特色的需求而对戏曲情节的改良性运用。通过对

戏曲情节与电影的结合实践的得失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今后戏曲与电影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  中国电影；戏曲情节；功能；选择；运用

戏曲与电影相伴共生的变迁生态，对应着银幕上所呈现的戏曲的大致形态：一、以舞台为主要的

表现空间、以固定机位的摄影机把整部戏曲完整记录下来的演出实录，即“戏曲纪录片”；二、戏曲电

影，即“戏曲艺术片”，指虽然突破了舞台的限制、采用实景拍摄，但依然以戏曲为主导，影像手法的运

用是为了配合戏曲曲目的演绎；三、电影为主导，各种戏曲元素散见电影的不同部分，并非电影的主

体，仅充当配角的角色。前两种在银幕上的戏曲演出，其本质是戏曲，具有自足性，电影只是作为一种

手段和方法来辅助这些戏曲更好地保存、观赏与传播，而在当下影像主流、媒介主导的语境中依旧谈

论戏曲的影像记录手段，对推动电影与戏曲的结合与创新缺乏积极意义，只有以元素的形式与电影全

方位结合的第三种模式，才更值得我们关注，这也将是当下语境中戏曲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携手的光

明未来。戏曲元素与电影的交汇，广泛存在于电影叙事、画面、声音、人物塑造乃至审美功能诸方面，

而电影对戏曲情节的移植与化用，是戏曲元素与电影非常重要的一种结合方式。

著名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认为：“一切电影表现形式的出发点应当是情节，是一系列事件。”a

一个个情节组成一个事件，一系列事件构成一个故事。情节是电影叙事的一个微单元；是塑造人物形

象和刻画人物性格的利器；是影片力求达到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b。可见，情节

在电影中的功用之明显与意义之重大。在电影中，一出完整的戏曲被打碎，择取部分揉进电影当中，

参与叙事、塑造人物与表达思想，成为电影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还不能使故事的发展有断裂突兀之

感，其间无疑充满了选择的智慧。戏曲情节与电影的结合形式多样、目的各异，而戏曲情节在电影中

功能的实现途径则是其研究的基础。

*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10097。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戏曲艺术当代发展路径研究”

（2014ZD01）阶段性成果。

a［匈］伊芙特·皮洛：《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第 11页。
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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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戏曲情节在中国电影中的功能

（一）  参与叙事，推动故事发展

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指的是“事件的安排”a，某一情节的运用要考虑到故事的整体性和完整

性。“就电影叙事的角度而言，情节意味着影片文本‘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每一件

事’”b。作为各自独立、迥然相异的两种艺术，在电影故事中安排戏曲情节，必须充分考虑到戏曲与电

影的相异性，努力寻找两者结合的关键点。电影中的戏曲情节要保留戏曲原本的特征、体现出戏曲的

韵味，运用的戏曲片段要使受众从短暂的戏曲情节中窥见戏曲曲目的全貌，进而从戏曲传奇中体味电

影故事；而戏曲情节与电影叙事更要严密对接，从电影叙事的角度选择戏曲片段，以完成电影情节的

起承转合。选择什么曲目、哪一唱段都必须基于为电影服务的目的。

电影中的戏曲情节只有体现出其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才能使两种艺术真正融合，才能保证观众

的接受过程顺畅无误，这就要求戏曲情节在电影叙事中必须承担一定的叙事功能，而实例证明，电影

中的戏曲情节在电影叙事中的确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戏曲情节作为叙事线索，往往具有引导剧情发展的作用。情节线索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

用，对于剧情走向非常重要，某一条线索可能会使故事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电影《风声》巧妙运用

了京剧《空城计》作为影片的叙事线索。京剧《空城计》描写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以空城吓退司马懿

大军的故事，在电影《风声》中一共出现两次：影片第29分钟处，剿匪司令吴志国在晚上清唱京剧《空

城计》，被收发专员顾晓梦立刻识破其为共产党员——京剧《空城计》是共产党情报员的接头暗号，唱

此曲意味着是同党人士，而敌方要寻找的“老鬼”正是共军情报员；影片第1小时27分钟处，被敌人严

刑拷打逼问无果的吴志国已奄奄一息，在病床上咿咿呀呀地唱着《空城计》，表面看仅是排遣无聊的哼

唱，而实则京剧《空城计》在影片中是重要的情报传递载体，暗含着牵涉生死的关键信息——在情报的

传递中，戏曲曲调、唱词的变化可以表达不同的含义。正是吴志国在病床上的哼唱，把重要信息传递

给了潜伏在医院里的其他共产党情报员，从而避免了我党地下组织的伤亡。在这部影片里，京剧《空

城计》作为重要的叙事线索贯穿电影，是剧情的开端，也是叙事展开的推力，更是最终高潮的呈现——

这种传递情报的方式，隐秘而具有民族特征。京剧《空城计》的原型故事也暗示着这些民族英雄们的

奋斗目标与美好憧憬——抚琴退兵，还我河山。

其次，戏曲情节作为故事转折点，规约着剧情的跌宕起伏。“情节的要义不在于如实复述故事，

而在于赋予故事以激动人心的效果和曲折复杂的面貌”。c一个故事怎样被讲述取决于情节的安排。

一部打动人心的影片必然少不了跌宕起伏的剧情。亚里士多德说过，“反转和发现是情节的两个要

素”d，“通过反转或发现，或者既通过反转又通过发现，而实现人物命运的改变”。e而反转就是我们

所说的转折，一个故事的转折关乎剧情的走向，人物的命运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电影中的戏曲情节

在叙事转折方面，也承担起了重要的作用。

孙周导演的电影《心香》中人物关系的转变就是依靠戏曲情节来完成。影片伊始，京京在北京表

演戏曲，外公在广州哼唱戏曲，戏曲成为一条隐藏的线索，暗含着人物之间除了血脉之外的文化联系

与艺术渊源。之后京京只身来到广州和外公同住，性格与年龄差异导致祖孙关系非常紧张。而两人关

ade［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郝久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 21、
31、29页。

b［美］戴维·波德维尔、克里斯琴·汤普森：《电影艺术导论》，史正、陈梅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 82页。
c李显杰：《电影叙事中的故事、情节与叙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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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转变的契机是京京在街头的一场戏曲表演。曾是著名京剧琴师的外公对戏曲有深厚的感情，当他

看到外孙为帮助自己解决困难而在街头演唱戏曲时，既感动又震惊。“京剧，将成为影片的主要被叙

事件：（外）孙向（外）祖父认同的故事的重要媒介”。“京京由厌憎这种属于外公的语言，隐匿自己理

解和使用这种语言的能力，到认同于这种语言与这一语言背后的价值世界，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方

式，从而获得外公与传统的承认。”a影片结尾，外公与京京在河边共同高唱：“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

商诸侯……”祖孙的合作意味着两人之间以京剧为媒介的大和解彻底完成，同时隐喻着京剧的传承与

传统文化的延续。京剧作为叙事转折与人物关系转变的重要因素，在电影里引领剧情跌宕起伏。

（二）  刻画人物，塑造经典形象

情节构筑事件，事件组成电影，电影中的人物塑造隐藏在每一个情节里。“电影是描写人的”。b

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情节。“情节就是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生活事件，它是人物在特定环

境中活动的产物，并由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矛盾组成”。c所以电影情节的设置与人物塑

造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电影中的戏曲情节，生动塑造舞台上下的人物形象，借古代传奇诉当下离殇。

塑造人物性格是戏曲情节的重要作用之一。“情节是展示性格的必要条件，性格是情节发展的内

在动因”。d电影情节发展的过程就是塑造人物性格的历程，一个饱满的人物形象离不开丰富的性格

塑造。高尔基说：“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

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e因此，情节的发展要符合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人物的性格决定人物的行

动方向，情节的起承转合反映了人物的动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人物形象程蝶衣，就深刻体现了情

节塑造人物的重要功能。电影《霸王别姬》里，程蝶衣的悲剧命运与京剧《霸王别姬》紧密相连。作为

扮演京剧《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名角，虞姬忠贞不渝的爱情观深深影响了他，并内化为他的性格特质：

对京剧痴迷、对段小楼深情、为人处世的耿直固执……这些都让他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吃尽苦头。其性

格中的真诚与执拗，既无力抵抗颠沛流离的时代变迁，又难以应付尔虞我诈的人间百态。程蝶衣的人

物性格与其说是电影中某个单一戏曲情节的规约，不如说是戏曲文本与电影文本形成一种互文关系。

在整部影片里，戏曲情节与电影情节水乳交融，戏曲角色与电影人物浑然一体，是时代语境与历史巨

变映照下小人物性格的现代演绎。毋庸置疑，电影中的戏曲情节与电影情节互为表里的格局，更加丰

富了程蝶衣作为戏曲角色和作为电影角色的双重身份，使人物性格更加立体丰满。

戏曲情节的另一个作用是能够准确表达人物心理。电影中人物的心理活动通常以外化的形式表

现，或借助声音（如对白、旁白、独白、音乐等），或通过人物的肢体语言（如丰富的表情、各式各样的动

作等）。而运用影像精准表达人物的心理活动并与剧情有效衔接，形成可供理解的影片整体，则是导

演要努力思考并实现的目标。其中，戏曲情节在电影中的运用，可以巧妙地解决这一问题。借助戏曲

这一艺术载体，电影中的人物或用戏曲唱词表达心境，或用戏曲动作宣泄情感。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

《活着》中福贵的皮影戏表演就准确地反映了他的现实处境：第一次表演在赌楼中，锦衣玉食的地主家

少爷嫌弃皮影班的表演差，自己走到幕后唱起来：“望老天，多许一更，奴和潘郎宵宿久，宵宿久，象牙

床上任你游”，戏曲唱词即其纸醉金迷的生活现状。第二次皮影戏表演则是嗜赌成性的福贵将全部家

产输光，不得不靠唱皮影戏谋生，戏曲唱词道尽人生悲苦与人世艰难：“文仲心中好惨伤，可恨老贼姜

飞雄，青龙关上逃了命。”唱词由纨绔子弟的挑逗意味转至凄凉悲惨的伤感氛围，相关戏曲情节的母本

a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229页。
b［日］岩崎昶：《电影的理论》，陈笃忱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第 114页。
c彭吉象：《试论现代电影的情节性》，《当代电影》1986年第 5期。
d程善邦：《电影剧作情节论》，《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 2期。
e［俄］高尔基：《论文学》，孟昌、曹葆华、戈宝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 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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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也奠定了富贵的人生由极奢至赤贫的变迁基调。

高志森导演的电影《南海十三郎》用十三郎跌宕起伏的一生指代当下的艺术创作环境。影片借戏

曲之调传达心声，在这里戏曲不再是刻板单调的固定程式，而是叙事载体，其唱词结合了时代语境与

个人心情，成为表情达意的工具。当熟悉的粤剧曲调配之以“此时此地”的唱词，或针贬时事，或感怀

愁绪，言为心声，至情至性。正是如此，影片在表达人物心理方面达到了精准传神的境界。

暗示人物命运是戏曲情节第三个重要作用。和电影中插入零星的戏曲情节相比，戏曲情节在以戏

曲演员为主角的影片中塑造人物的作用更为关键。如京剧《霸王别姬》之于程蝶衣，昆曲《林冲夜奔》

之于林冲，河北梆子戏《钟馗嫁妹》之于秋芸，这些以戏曲演员为主角的电影中，戏曲成为电影人物生

活的一部分，他（她）们往往在演戏的过程中对戏曲角色产生认同，戏曲角色的性格在潜移默化中影

响其情感认知和行为方式，从而重塑性格，甚至改变命运轨迹。因此，经过精心选择的戏曲情节在电

影中往往有着暗示人物命运的作用。

电影《夜奔》中的主人公林冲以戏曲角色命名，直接体现出影、戏角色命运之相似。出身孤苦

的林冲因唱戏曲《林冲夜奔》而出名，便以角色之名命名。舞台上的林冲被逼上梁山，唱词字字皆为

血泪，念亲人无依靠，恨自己难尽孝，内心悲苦愤懑。走下戏台的林冲同样有着无法诉说的难言之

痛——被戏班老板凌辱多年默默承受、被富家少爷看上虽不情不愿却只能迁就随从、喜欢留洋公子但

碍于身份悬殊朋友之谊以及性别相同只好将情感深埋心底……所有这些现实境遇助他更深刻地理解

戏曲角色，舞台演绎时更加生动独特。而戏曲角色背井离乡的悲惨结局最终宿命般地降临在电影人物

身上——林冲历经颠沛流离，只身前往国外找寻挚爱，却最终客死他乡，遗憾而终。影片中的林冲与

戏曲中的林冲命运遭际极其相似：委曲求全、有情有义、孤苦凄惨，电影人物仿佛复制了戏曲角色的命

运轨迹，一切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如果说电影《夜奔》中的林冲有着与戏曲角色的类似命运，那么黄蜀芹导演的电影《人·鬼·情》

中的戏曲情节则暗示着秋芸在舞台上下的悖逆人生。电影中的戏曲情节展示了秋芸精湛的表演，又暗

示着秋芸的心路历程和现实境遇。戏曲《钟馗嫁妹》中钟馗面目丑陋却心地善良，秋芸因现实生活中

对男性的失望和内心的孤独而对其情有独钟，钟馗之于秋芸，不仅是对于美好男性的渴望和向往，扮

演钟馗更是她获得补偿性满足的途径。电影中的人鬼对话以一种表意的形式将秋芸的内心世界外化，

戏曲《钟馗嫁妹》伴随秋芸一生，当她经历不幸时，钟馗是她的心理寄托，是忠于她的理想伴侣，这一

虚拟人物让她体味到情感的忠贞与真切的关怀，因此秋芸才沉迷于舞台、醉心于钟馗。她对钟馗的深

刻认识和鲜活演绎来自于她对现实生活的无可奈何，其与钟馗结缘的一生，是其自主选择的结果，却

也是她无法掌控命运的被动选择。

总之，电影中的戏曲情节在传达人物内心情感，表现人物性格以及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方面有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戏曲情节的介入能快速使人物“立”起来、“活”起来，同时能增加观众对人物的认

同感。

二、 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选择与运用

戏曲情节在电影中的植入与化用，究其本质，是电影创作者对戏曲情节自觉的选择与接受。诞生

初期的中国电影曾经大量汲取传统戏曲的养分，从故事内容、表演方法到拍摄手法均或深或浅地留有

戏曲的印记，这从以郑正秋、张石川、蔡楚生为代表的第一、二代电影导演们的“影戏”观念中可窥知

一二。戏曲圆熟的叙事技巧、精巧的结构设计以及曲折的故事安排都给了电影创作者不少灵感与启

发。而今，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已占据主流文化的中心位置，拥趸者无数，而古老的戏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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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虽然历经千年传承，艺术技巧成熟精致，却并不适应当下语境，呈现出小众化、精英化的特征。从电

影艺术与戏曲艺术此消彼长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戏曲与电影交汇相融的关键节点，从

早期戏曲对电影全方位的渗透到如今电影对戏曲有选择地接受，彰显着电影在主流文化圈日渐强势的

话语权，也宣告了电影对戏曲的反治其身。因此，戏曲情节在电影中的出现，几乎都是电影创作者们

精心选择、为我所用的结果，具体到电影的叙事中，则有如下体现：

（一）  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选择性的吸收

“电影对叙事的吸纳是其升腾为艺术的重要凭借。”a电影是一种讲述故事的媒介，是由一系列声

音和画面组成的情节单元结合成的一个或几个也许完整、也许开放的故事。情节是电影叙事的微单

元，电影对情节的取舍直接关系着影片最终的面貌，而怎样取舍、如何组接这些情节素材则是电影叙

事的重要内容。在本文的研究视域中，戏曲情节对电影叙事的作用，从早期的不可忽视到如今的任意

挑选，原因之一在于时代语境的改变。电影在起步阶段对戏曲的全盘吸收是迫于戏曲在当时的强大影

响力，传承千年的戏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全民性的娱乐方式，具有压倒其他艺术形式的优势，其

艺术本体的成熟度与自足性不仅足以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艺术需求，而且在故事题材、叙述技巧、人

物塑造等各方面也无疑是电影的素材宝库，因此，电影对戏曲的依赖是其成长的必经之路。而今，电

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早已无需依靠其他艺术来壮大自身，但是电影对戏曲元素的运用既是中

国电影中，传统文化血脉维系的无意识表达，更是电影对多种艺术门类融汇贯通的体现。所以，戏曲

情节作为电影创作阶段的素材累积，在以影像为表达方式的电影叙事当中，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而

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吸收，凸显在以电影为主体、借助戏曲情节来完成电影叙事——这种吸收是有

选择、有保留的，是“为电影所用的”。

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选择与接受，往往借由戏曲情节来制造戏剧化的效果。作为中国传统的叙

事艺术，戏曲所拥有的广泛的群众基础源自其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我国的古代戏曲十分重视情节

的新颖奇特。故事情节的新颖生动，曲折奇特，这是戏剧性之所在。‘奇’能产生吸引观众欣赏兴趣的

艺术魅力。”b同样作为叙事艺术的电影，其故事的曲折离奇依然是吸引受众的重要方法。融合了戏曲

情节的电影，因为有传统文化的加持，天然具有历史积淀的厚重感，尽写人世变幻与悲欢离合。荡气

回肠的《霸王别姬》引人唏嘘喟叹，暧昧迷离的《游园惊梦》让人流连忘返，沉浮跌宕的《南海十三郎》

令人可惜可叹……但戏曲情节一旦与电影相结合，戏曲情节的“奇”就在戏曲之外、电影之中，即电影

中的戏曲情节若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观赏，则不是完整的戏曲传奇，其“奇”已不奇，仅仅作为电影情

节的一个单元，必须经过蒙太奇的剪辑和组接，才能达到曲折离奇的戏剧化的观赏效果。就中国电影

的全貌而言，电影对戏曲情节的吸收已不限于丰富电影外在表现形式，更是将戏曲情节内化到电影的

叙事当中，或推动故事发展，如陈可辛导演的电影《投名状》中三兄弟关系的演变早已借由戏曲《刺

马》在电影中的演绎而露出端倪；或塑造人物形象，如侯孝贤的《最好的时光》中舒淇饰演的艺旦借如

泣如诉的南戏塑造出一个飘零哀怨的风尘女形象；或抒情表意、传递思想，如电影《天注定》借由戏曲

情节表达人物行动以及宿命结局。

从宏观角度看，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选择在于建构曲折动人的故事；而在微观层面，电影叙事

对戏曲情节的吸收则往往体现为借助巧合、误会制造戏剧化的效果。“巧合即利用偶然事件来结构故

事情节、打通人物关系、组织戏剧冲突，是剧情发展和矛盾陡转的催化剂。”c“巧合每每引发误会，误

a邵雯艳：《华语电影与中国戏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 103页。
b俞为民：《古代曲论中的情节论》，《中华戏曲》1996年第 1期。
c邵雯艳：《华语电影与中国戏曲》，第 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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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往往是巧合的发展，两者之间明显构成一种因果嬗变的关系。”a传统戏曲擅长以巧合、误会的巧妙

编排来营造或喜或悲的演出效果与出人意表的大结局。而电影在叙事中也往往会设置巧合与误会来

追求戏剧化的观赏效果。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选用也有较多这方面的考虑，如电影《刀马旦》中几

位主角借助戏曲《八仙过海》中的升天情节成功逃脱追捕，其情节设计精妙、惊险刺激，极具可看性。

戏曲动作的精心编排演绎出精彩的电影画面与刺激的视觉效果，不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而且带来了

圆满的结局，从而完成电影的叙事任务。再如电影《胭脂扣》，年轻的十二少与如花私定终身，因遭反

对而相约殉情，但十二少背弃承诺，苟且偷生。在阴间苦等的如花返回人世，寻找情郎，却早已人事皆

非。如花悲愤失望，独行于清冷街头，恰遇粤剧演出《山伯临终》，戏曲中的情比金坚与现实中的始乱

终弃对比鲜明，将如花悲哀又绝望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出看似偶遇的戏曲演出，将如花与十二

少的不了情从此彻底切断，同时将十二少丑陋自私的一面毫无保留地显现出来。

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中悲剧意识的挪借则是值得关注的另一个方面。大团圆的封闭结局是传统

戏曲结构上的一大特征，但在追求圆满结局的过程中，传统戏曲往往在情节上设置多重磨难，主人公

历经悲欢离合后方能功德圆满、得偿所愿。传统戏曲强调的，是达到圆满结果之前的曲折过程，其间

多有悲剧性情节，蕴含悲剧意识。戏曲情节的悲剧意识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戏曲里冲

突的性质。悲剧冲突旨在表现人物的逆境和不幸，尤其指正面主人公在出于自己意志的行动中，遇到

了不可避免的不幸或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时才成为悲剧的冲突。反之，若是反面人物遇到不幸，只会

令人觉得罪有应得，其主题也成为道德教化。而正面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若非其自愿，而是意外发生

或命中注定，也不会构成悲剧的冲突。因此，悲剧冲突“本质上是对历史与人性的内在矛盾的揭示，表

现出对现存事物合理性的怀疑”b。其二，悲剧情节所产生的情感效果。悲剧效果依据悲剧类型的不同

通常有怜悯、同情、愤慨等类型，但通常意义上，“悲剧产生的是严肃、沉郁的情感，并倾向于崇高之美，

使人超越日常的生活态度和道德水平，激发正义感或产生对人生的更为严肃、深沉的感受，带给人强

大的震撼，从而使心灵或多或少地受到净化。”c所以，戏曲悲剧性情节里所蕴含的悲剧意识，往往隐

藏着振聋发聩的力量，能够升华人性、针砭善恶、呼唤正义、鞭笞不公，有效避免了流于情感浅薄化的

情节至上或片面强调感伤。传统戏曲千百年来的叙事精要即在于此：悲剧意识结构情节而最终归于皆

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既充分彰显悲剧的崇高之美与内在张力，又迎合中国人渴求圆满与愉悦的审美

趣味。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选择与接受的过程中，电影创作者摒弃了传统戏曲固化的大团圆结局，

却精准地把握了悲剧意识的内在张力对电影的重要意义，移植或化用具有悲剧意识的戏曲情节，其蕴

含的悲剧意识既有关于时代捉弄的无可辩驳，也有个性使然的无力挣脱，还有命运不济的无可奈何，

这三种悲剧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带给此类电影与生俱来的厚重历史感。

时代的风云变幻对个体的人生轨迹有着重要影响。无数历史事件都昭示着个体的力量终究不敌

时代的洪流，个体与时代对抗的不可逆结局注定以个体惨败而告终。电影《霸王别姬》展现了那个混

乱的年代里，个体被忽视与被摧残的跌宕过程，借“虞姬”程蝶衣与“霸王”段小楼的死别来控诉那个

颠倒的时代对人性、对生命的戕害。除了个体在时代风云里的随波逐流，程蝶衣的痴情与执拗也是造

成悲剧的深层原因。入戏太深的程蝶衣把个人情感投注在戏曲角色上，导致人戏不分，痴迷于“霸王”

段小楼，这份情感成为程蝶衣的性格枷锁，是他悲剧的起点。当他看到他所钟爱的“霸王”在恃强凌

弱的现实世界里被迫放弃尊严、低头屈从时，他的内心世界彻底崩塌并对人性、对生活极度绝望与厌

恶，最终宁愿在表演《霸王别姬》时结束自己的生命，将戏曲《霸王别姬》的悲剧演绎为程蝶衣的生命

a邵雯艳：《华语电影与中国戏曲》，第 130页。
bc伍光琴、左菊：《论〈哈姆莱特〉的悲剧意识》，《海外英语》201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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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戏曲《霸王别姬》虽然以虞姬自刎的悲剧收尾，但其间彰显的矢志不渝的爱情是遗憾里的美好，

而电影故事最终的“霸王别姬”则借戏曲情节鞭挞了世态炎凉与人格沦丧，粉碎了情感乌托邦里的温

馨幻象，演绎了一个彻底的人性的悲剧，某种意义上，电影升华了戏曲情节的悲剧意味，更加残酷地揭

露出在极端语境下的人的丑陋面目。

“宿命论”是悲剧意识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几乎每部悲剧中，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在劫难逃的气

氛。’这种氛围成就了悲剧意识表现形式之一的宿命和神秘感，悲剧的恐惧正来源于此。这恐惧不是

别的，恰是我们在强大的命运面前的弱小和无助。”a传统戏曲中“宿命论”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悲剧意

识，而电影情节对戏曲情节的精心挑选也往往有着预设人物命运、暗示人物结局的宿命论色彩。如电

影《夜奔》中的主人公林冲与戏曲角色林冲同名，性格忧郁，每当他唱起“望家乡，去路遥”时，不仅是

戏曲角色林冲的悲怆抒发，更是戏曲演员林冲的现实写照。戏曲情节成为一条隐藏的线索，暗示着主

人公的命运走向，和戏曲角色同质化的命运更加重了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性。如果说时代悲剧可以归咎

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限，个性悲剧可以追溯到个体性格的原因，而命运悲剧则成为无处言说的伤痛，

只得默默承受，无力改变。

（二）  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改良性的接受

电影中的戏曲情节仅是电影众多情节中的一小部分，往往呈零散状态分布在叙事的各个环节。因

“戏曲为电影服务”的结合宗旨，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接受，享有“为我所用”的极大自由，电影叙事

不仅对戏曲情节有选择地吸收，必要时还会对戏曲情节进行改良，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剧情展开、人物

塑造和思想表达。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改良性运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戏曲情节是一种情绪表达。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接受，并不是对原有戏曲情节的照搬照

抄，而是结合电影的叙事需求，进行适当地改良。因此，出现在电影中的戏曲情节有时会与其本义有

所差别，为使其更符合电影的叙事需求，甚至会将片段化的戏曲演绎来替代电影人物进行情绪表达，

赋予戏曲情节别样的内涵。电影叙事将戏曲情节改良为情绪表达的途径是最为关键的部分。

戏曲因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民族文化基因以及电影出现之前的垄断性娱乐地位而有着广泛的群

众基础，成为过去年代里主要的娱乐方式。电影创作者一般会将戏曲情节作为一种追忆往昔岁月的情

绪流露，以戏曲情节将人物的思绪拉回过去，找寻逝去的岁月和情感。瞿友宁导演的电影《为你而来》

中，布袋戏是阿公家乡的传统戏曲，布袋戏的表演也一直是阿公的情感寄托。年轻时的阿公曾因饥饿

偷过馒头，却被善意对待，他对此恩一直铭记在心。后来阿公背井离乡，定居台湾，临终前最思念的是

当年的恩人和自己的故乡，为了完成他的夙愿，电影开始了一段寻梦和还愿之旅。布袋戏作为阿公与

故乡的唯一联系，寄托着他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当年的忏悔，是过去年代的记忆，是逝去的岁月，更是回

不去的故乡。宁瀛导演的《找乐》中出现的戏曲情节则是电影的叙事载体，借戏曲串联起一群退休老

大爷的喜怒哀乐。戏曲曾是他们年轻时的主要娱乐方式，也是退休后用来充实业余生活的爱好。影片

中大量的戏曲演唱以及关于戏曲演唱技巧的争论凸显了戏曲在他们那一代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戏曲

连接起了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也将影响到他们的未来，戏曲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影片里各种戏曲

唱段的出现，充满浓郁的怀旧情愫，展现了不同的时代印记，“怀旧”通过一种“不忘记”的方式表达出

来，在不断地演唱、不停地争论以及不倦的磨合中将对传统戏曲的热爱体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接受，不但有追忆与怀旧的伤感表达，亦有传承与弘扬的乐观表现。如吴

天明导演的《变脸》与孙周导演的《心香》都是以戏曲的传承为主题，讲述了传统文化在代际传承中遇

a谢劲秋：《论悲剧意识及其表现形式》，《外国文学》2005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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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阻碍。电影《变脸》借川剧表演的特技“变脸”反映封建思想中传男不传女的文化陋习，最后又通

过戏曲情节的演绎达成爷孙关系的转变，实现对传统的维系；电影《心香》则是在隔代交流的重重障碍

中借由戏曲情节的演绎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心结，从血脉相承的戏曲表演中看到了文化传承的希望。如

果说传承是历时性的时代延续，那么弘扬则是共时性的地域传播。孙铁导演的《秋雨》形象地展示了

京剧《四郎探母》对日本女孩栀子的吸引，栀子姑娘远道而来，喜欢国粹京剧，这充分反映了中国戏曲

的国际影响力。李晨声导演的《生旦净末》是继承与弘扬的综合体现，在戏曲艺术的传承中，借女儿的

出走与外孙的回归勾勒出戏曲延续的蜿蜒之路，同时又巧妙地以外孙的新加坡身份指出中国文化的跨

地区魅力……这些电影的思索与探讨凸显传承与弘扬都是戏曲继续下去的必经之路，两者缺一不可。

电影中的戏曲情节无论是作为追忆往昔的怀旧情绪，还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弘扬与传承，都是电

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策略性运用，戏曲情节成为一种手段，服务于电影整体的思想表达。

其次，电影借助戏曲情节能够突显地域或时代特色。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采纳，通常具有地域

性与时代性。传统戏曲因其千年的传承历史与广泛的传播地域，在种类与样式上呈现出斑斓各异的形

态。电影选择一定的戏曲情节进入叙事范畴时，符合电影所讲述的时代与地域等情境是最基本的要

求，因此在客观上，电影叙事也通过对戏曲情节的接受体现着不同地域或不同时代的特色。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景物、文化、群体性格等都有各自的特色，在传统戏曲中尤为凸显。如

碗碗腔的粗狂反映着西北大地的豪迈，婉转的昆曲与江南的秀美相得益彰，京剧的字正腔圆则是皇城

根下的优越感使然……这些鲜明的地域特色，随着戏曲情节进入电影，给影片打上了浓郁的地域烙

印：张艺谋导演的《活着》把电影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陕西，所以主人公福贵在表演皮影戏时唱的是

西北的碗碗腔，歌声中透着一股苍凉，赋予了影片黄土高坡般的浑厚气质；在他的另一部电影《金陵

十三钗》中，十三位摇曳着身姿款款走来的妓女演唱的《秦淮景》则完美诠释了江南的温柔和婉约；储

可为导演的《不可触摸的恋人》里多处出现的锡剧表演则展现了江南小城金坛的精致与安逸……挑选

与影片故事发生地相符合的戏曲剧种是电影创作的基本要求，而展现与影片故事相符合的戏曲情节才

是其中的关键，于是我们不仅从电影《活着》里感受到声音形式上碗碗腔的苍凉浑厚，更从随着福贵

命运的变化而变化的戏曲情节与唱词里读出了人生的无奈与命运的无常。

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运用，不但要考虑具体的地理方位，而且还需兼顾故事所发生的时间。戏

曲的日渐式微已经使其成为小众化、偶然性的文化现象，因此电影中的戏曲必须出现在一个合适的时

间点，才能达到为电影叙事推波助澜、锦上添花的作用。如《霸王别姬》、《夜奔》、《南海十三郎》等影

片就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新旧交替、时局动荡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彼时，伴随着政治、经济以及

文化上的变革与更迭，戏曲的文化主流的传统地位不断受到冲击，戏曲演员的命运也颠沛多舛。电影

展现特殊时代背景下人生的跌宕起伏，而戏曲艺术在那个年代所经受的坎坷与艰难则隐现其中，与主

人公的人生遭遇互为表里，诠释悲剧的深层原因。换个角度说，特殊的故事讲述年代往往会成就特别

的人生，正是因为身处乱世，主人公才会有异常曲折丰富的经历，同时，这也是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

选择与接受的依据之一。动荡年代的故事往往荡气回肠，但和平年代的故事未必就索然无味。在世纪

之交或者更接近当下的时代，戏曲已然失却主流娱乐方式的地位，以此为时代背景的电影对戏曲情节

的选择往往与回忆、往事、怀旧等相勾连，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改良性接受具体体现为戏曲以一种

更日常化的方式参与到人物的生活之中，如电影《心香》、《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找乐》等。在这类电

影里，戏曲不复动荡时代的惊心动魄与生死攸关，而更多以平和的情态出现，作为衔接过去与现在的

重要文化基因。除此之外，和平年代的背景设置下，还可能表现为电影解构了戏曲情节的程式化与完

整化，以碎片、拼贴的自由身份消融于电影之中，如电影《鸡犬不宁》、《秋雨》等。由此可见，电影叙事

对戏曲情节的消化吸收，与影片故事所处的时代和影片拍摄所处的时代均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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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选择与运用的得与失

作为两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电影与戏曲相伴共生的历史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从电影诞生初期

战战兢兢作为戏曲艺术的记录与传播的媒介，到“电影为戏曲服务”，到当下的“戏曲为电影服务”，彰

显的是古老与新生的艺术之间在高速变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一次次的磨合，电影对戏曲情节选择与运

用的诸多实践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与思考。

每部电影几乎都在铺衍故事，故事该如何被巧妙地描绘出来、电影情节该如何被组织、如何被叙

述是每个电影创作者最关注的问题，而曲折离奇的情节历来是解决电影叙事的关键。电影叙事对戏曲

情节的选用，往往也遵循这一标准。有些电影以戏曲为母题，借戏曲的故事内核来叙事，以戏曲情节

的合理化改编来完成跌宕起伏的电影故事。如电影《青蛇》由戏曲《白蛇传》改编而来，戏曲历经千锤

百炼而完整、流畅的叙事、精心设计的曲折离奇的情节均被电影采纳，经过风格化的演绎和影像化的

表达最终成为一部经典的电影。蜚声国际的电影《霸王别姬》若不是对戏曲情节的合理运用，在影片

的观赏效果上会大打折扣。无论是促使小豆子下定决心演戏的戏曲演出段落，还是影片最终“姬别霸

王”的生离死别，戏曲情节的使用让影片的情感冲击更加猛烈，彻底呈现出程蝶衣人戏不分的癫狂状

态。因此，以戏曲故事为基础，电影在情节的设置安排、剧情的流畅表达方面会从容许多。电影叙事

对戏曲情节的选用，凸显了戏曲情节在情节设置上的作用。

戏曲情节融入电影所获得的特殊审美效果，不仅体现为电影情节因此而引人入胜，还表现为电影

呈现出的古典之美。戏曲唱念做打的艺术表现手段为电影的对白和动作增加趣味与深度，为影像叙

事提供了发挥余地，如陈凯歌导演对戏曲的深刻领悟为其电影增添哲思意味，香港编剧杜国威对戏曲

的经典化用为电影《南海十三郎》、《虎度门》带来经典与生活相糅合的俗世气息……戏曲的古典韵味

为现代的电影艺术扩大了思考、回味的空间，使电影更有韵味和美感，杨凡导演的《游园惊梦》即利

用了戏曲情节的暧昧迷离营造出奢靡醉人的浮华氛围，使得影片始终弥漫着一股没落悲伤的淡淡哀

思。此外，戏曲的程式化与庄重严肃的端庄气质也带给电影沉稳、平整的创作思路，戏曲线性完整闭

合的叙事方式深深地影响了电影的创作，不只是在含有戏曲元素的电影中起作用，而是影响了整个中

国电影史。

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选择与接受，几乎可以视为电影和戏曲的双赢策略。对于电影而言，戏曲

情节的融入不仅丰富了电影的故事内容、拓展了电影的艺术形式，而且带给电影更多的古典韵味与美

感，可谓内外兼修。对于戏曲而言，戏曲元素融入电影为戏曲的传承与发展带来机遇，这对逐渐式微

的戏曲来说无疑是适应当下语境、尝试突破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历经时间磨砺的戏曲艺术具有极高

的审美价值，但其高度程式化的演绎方式却往往让观众敬而远之，随着多层次、多种类的大众文化的

兴起，传统戏曲几乎面临无人问津的际遇，因此，式微的传统戏曲如何传承与发展是当前一项非常重

要的任务。《心香》、《生旦净末》等电影就明确表达出了这种隐忧。而以电影为载体，戏曲的各种元素

融入其中，以此来传播戏曲，是用适应当下语境的主流文化类型来有效地宣扬中国传统文化，既避免

了戏曲的曲高和寡、无人问津，又能充分利用电影的音画手段对之进行改良，以适应当前大众的审美

水平，因此，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选择与接受，是戏曲在当下发展的一种有益的策略。

但从电影实践来看，戏曲情节与电影叙事的合作，也存在一些不足。电影叙事对戏曲情节的选择

与接受是片段化、零散化的，一部电影甚至可能出现来自多个戏曲曲目的不同情节，从表面看，只要不

影响观众对电影故事的理解，似乎就没什么问题，但其代价却是牺牲戏曲故事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电

影中出现的戏曲情节承担了戏曲故事以外的叙事任务，有时甚至完全失去了戏曲情节的本身内涵，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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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展示手段。这对于电影来说是合乎情理的处理方式，但对戏曲而言却是一种伤害，因为断章

取义的戏曲情节会造成观众对戏曲本身主题的误解，或者仅把戏曲当作一种耍花腔的表演形式。在戏

曲艺术式微的今天，观众能接触到戏曲的任何机会都有可能是接触戏曲的唯一机会，他们对某个戏曲

的认知很可能就是来源于电影中的某个戏曲情节，被误读的戏曲主题和片面强调演唱技巧的影像呈现

都可能令观众失去进一步了解这门传统艺术的兴趣，这样不仅不是对戏曲的宣扬，反而是一种戕害。

而电影对戏曲情节的碎片化运用，可以视为上述情况的一种最极端的例子，因为这出戏曲曲目只是充

当了在不同的场景中拾遗补缺的作用，其完整性、独立性都丢失殆尽，更毋庸提及其主题、人物等具体

的细节。另外，时代的变迁导致现代观众与传统文化的疏离，作为传统文化承载者的戏曲实际上对其

受众有着天然的筛选功能，只有具备相关戏曲知识和审美修养的受众群体，才能看懂戏曲情节；反之，

电影对戏曲情节的选择、运用及其作用都可能存在被误读的风险，从而不能发挥其功能。电影的声画

蒙太奇以及摄影艺术，也会对戏曲情节的选择、处理以及表现带来改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观众对戏

曲情节的理解。

作为两种特点迥异的艺术形式，电影与戏曲的磨合历经百年。早期的戏曲电影曾经是电影与戏曲

结合的通行模式，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年戏曲的主导地位与电影的从属性质，正如高小健教授在论

述戏曲电影的美学属性时所说的“戏为情事，影为观象；影以戏为踪，戏以影为变”。a但如今，戏曲元

素呈散落状态分布于以电影为主体的影像之中，客观上确实起到为日渐衰落的戏曲提供传播路径的作

用，但是以碎片拼接出现的戏曲情节，以一种娱乐逗趣、嬉笑玩闹的面目呈现于观众眼前，正在逐步消

解着戏曲艺术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以，令人悲哀的是，今日的戏曲文化传播似乎离戏曲越来越远，程

式严谨、内容完整的戏曲正在以搞笑滑稽、断章取义的方式流传于大众之间，以一种非戏曲的面目存

活着。但同时，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有真心热爱戏曲、真正懂得戏曲的优秀电影导演在持续

从戏曲中挖掘传统文化的宝藏，让传统戏曲薪火相传。那些成功的电影范例给了我们信心与启示，在

寻求电影与戏曲更好结合的途径与方式的道路上，尚有较大的空间值得我们探索，也期待将来能出现

更多的戏曲元素与电影完美结合的优秀电影，对戏曲与电影的发展都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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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 and Use of Opera Plots in Chinese Films 
ZHU Yi-miao

Abstract：In the era of image，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opera and Chinese film is often conducted in this 
form：the latter adopts the elements and in particular the plot of the former. The function of opera plot in the 
film is mainly embodied in its narrative and characterization. The selection and use of opera plot shows how 
the film directors select and use the opera elements to create a dramatic atmosphere and introduce into the film 
a sense of tragedy. The adaptation and use of the opera elements also indicate the directors’   needs to express 
feelings and highlight the loc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works. Th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of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opera and film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pera and fil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Chinese film；opera plot；function；selection；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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